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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

—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

赵世瑜

昭
’

,

卯
,

“ , ,

地方士绅的问题一直为中外历史学家所瞩

目
,

由于他们在地方社区的突出作用
,

也往往

成为汉学人类学研究乡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

系时的重要对象
,

他们不仅具有功名
、

不仅是

致仕的官员
,

而且可能是族长
、

祭祀组织的会

首
,

或者担任着政府基层组织如里甲之类的负

责人
,

因此他们对社区生活的介入可能是多方

面的 ①
。

出身山西阳城县郭峪里的清康熙朝大

学士陈廷敬
,

卒于任上
,

故本人除丁忧的短暂

时间外
,

不算地方墙绅
,

但他的家人却在社区

的生活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
。

本文简略地考

察了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中
,

陈氏在地方生

活中的作用
,

以期为本领域的研究增加一点补

正
。

陈廷敬
,

山西阳城人 泽州
,

今属晋城
,

生于明崇祯十一年 年
,

卒于清康熙五

十一年 年
,

自任翰林院庶吉士起
,

共

历 任
。

其中曾任工
、

户
、

吏
、

刑四部尚书
,

都察院左都御史
,

文渊阁大学士
。

在明清两

代
,

陈氏家族共有 人中进士
,

人任职翰林

院
,

人有诗文流传至今
,

可以说是当地的

大族
。

后人说
, “

本朝山西相者三人
,

一吴沁

州
,

一陈泽州文端
,

田公与为鼎足
,

盖山西庞

厚之气所钟发者哉 而陈泽州则自其先世已居

阳城
,

今其子孙亦多占籍阳城者
” ②。 从 口气

上看
,

乾隆时的地方志作者并没有完全把陈氏

视为本地的土著
,

因此选举志
、

人物志上面没

有任何关于他们家的记载
。

实际上
,

据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所撰 《陈

氏上世祖莹碑记 》
“

余先世乃灌泽永义都天户

里籍也
。

其聚族而居者
,

则地名岭后之半坡沟

南也
。

余七世祖后徙居阳城县郭峪中道庄
,

乃

明宣德四年也
。 ”③湮泽即泽州和阳城的古称

,

所以陈氏自明初就 已居于该地
。 “

陈氏自宣德

初七世祖讳林迁阳城中道庄
,

乐其山岩水泉之

胜
,

居焉
。

六世祖讳秀
,

有诗名
,

以 人材为西

乡尉
· , ·

⋯西 乡公子迁为滑尉
,

赠户部主事
。

户

部公子夭佑
,

明嘉靖甲辰科进士
,

历官陕西副

使 ⋯ ⋯副使公于先公为曾伯祖
,

曾祖讳修
,

隐

居耕稼
,

以余粟惠乡人
· ·

⋯祖讳三乐
,

慷慨有

节概 ⋯ ⋯初赠光禄大夫 ⋯ ⋯考讳经济
,

诸生
,

初赠文林郎
’,

④。 在此地 已定居了 多年的

时间
,

一直属于绪绅人家
。

陈廷敬的母亲也来

自沁水名族张氏
,

外祖母更是当地在明万历时

作过吏部尚书的王国光的孙女
,

可见亲族之间

也是赫赫有名
。

从陈氏迁入郭峪中道庄算起的第二代
,

陈

秀以荐举为西 乡县尉 典 史
。

此后则代有官

宦出
,

最重要的应是陈廷敬的五世祖陈天佑
,

曾任陕西按察副使
。

但陈廷敬祖上这一支
,

如

前述
,

至其高祖这一辈
,

似乎就没有出仕
。

高

祖陈修
“

隐居耕稼
,

以余粟惠乡人
”

曾祖陈

三乐
“

隐居 自甘
,

为善不倦
”

祖父陈经 济
“

高蹈不仕
,

笃孝 尚义
,

乡党推重之
。

人有争

讼
,

以片语解之
。

无不悦服
。

里人有
‘

宁为刑

罚所加
,

不为陈君所短
’

之誉
。

祀郡 乡贤祠
,



征入一统志
” ③。 他们虽然没有任何功名

,

所

获荣衔皆因陈廷敬后来身居显位而追赠
,

但却

可以算作地方精英或者地方权威
。

地方 调解

纠纷
、

贩济灾困
、

和睦亲族这些士绅的基本职

责
,

他们都在履行
。

直至陈廷敬的父辈
,

才重

返宦途
,

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在明末
“

学博

不仕
,

燕居图书满前
,

教子弟以道义
” ,

到顺

治时才中了一个乡贡 ⑥
,

并未仕官
。

对于士大夫在乡里扮演积极的角色
,

古代

中国早有强调
,

而这一强调 自宋以后尤为突

出
。

张载
、

程颐
、

朱嘉
、

范仲淹等努力重建宗

族组织
,

实际上也有稳定社区的意义
。

譬如范

氏义庄的 规矩 》制订各种条文
,

主要就是为

了瞻养贫族
,

甚至支持教育
、

婚丧嫁娶等事
。

另如修谱
,

也是为 了敬宗收族
,

以弥合各种矛

盾
。

与此同时
,

程颐 又在晋城搞了保伍法
,

神

宗时的所谓
“

蓝 田 四 吕
”

制订的 吕氏乡约

又被南宋的朱熹发扬光大
,

目的也是要乡里之

间德业相劝
,

过 失相规
,

礼俗相交
,

患难相

恤
,

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
。

随着地方士绅力量的不断扩张和基于经济

变动的社会流动性增大
,

这种趋势 日益得到强

化
。

它不仅是地方士绅 自己的实际和道德要

求
,

也为各级统治者所提倡
。

明太祖在里甲之

外
,

建立社坛之制
、

老人木铎之制
、

乡饮酒礼

等等
,

充分显示 了对基层教化控驭职能的重

视
。

到明中叶社会动荡加剧
,

国家无力对地方

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
,

因此如王阳明等便大

力推行 乡规 民约之制
,

分别出现 了 南赣 乡

约 》
、

黄佐 《泰泉 乡礼 》
、

吕坤 《实政录
·

乡甲

约 》
、

刘宗周 乡保事宜 》
、

陆世仪 治 乡三

约 》之类名著
,

同时要求士绅在其中身体力

行
,

起主导作用
。

如刘宗周的学生张履祥就曾批评那些
“

卿

士庶人
” , “

燕息深居
,

坐资岁入
,

几不知稼墙

为何事
” ,

与农民之间产生鸿沟 ⑦ 至于奴仆
,

就更得不到关怀照顾
“

予所见主人之与仆隶

盖非复 以人道处之矣
,

饥寒劳苦不之恤
” ⑧。

理想的情况应该是
“

绪绅之林下者
,

亦和颜

与谈农事
,

劳苦而慰藉之
。 ” ⑨以东林党人为代

表的晚明士大夫
,

更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团结社

区和领导社区
,

来与朝廷分享权力。
,

这些手

段包括建立乡校
,

对本社区人民进行道德教化

和政治管理
,

建立同善会之类济贫的慈善组

织
,

此外还领导社区百姓开荒
、

防洪
、

贩济或

修建公共工程 ⑧
。

士绅的这些社区职责在清康

熙时颁发的 圣谕广训 中得到集中说明
,

那

就是
“

敦孝弟以重人伦
,

笃宗族以昭雍睦
,

和乡党以息争讼
,

重农桑以足衣食
,

尚节俭以

惜财用
,

隆学校以端士习
,

黝异端以崇正学
,

讲法律以傲愚顽
,

明礼让以厚风俗
,

务本业以

定民志
,

训子弟以禁非为
,

息诬告以全良善
,

诫窝逃以免株连
,

完钱粮以省催科
,

联保甲以

弹盗贼
,

解仇忿以重身命
。 ”。

已经有识者指 出
,

世纪普遍的骚乱
,

从佃农
、

奴仆的小规模起事到大规模的农民起

义
,

都充分显示了旧秩序的脆弱
。

在这种情况

下
,

人们不仅关心个人的道德进步
,

而且更关

心社会秩序的稳定
。

但在这一时期
,

中央权威

恰好并不强大而有效
,

因此地方士绅或地方精

英并不能真正指望依靠政府来恢复秩序
。

他们

通过建立地方慈善组织
、

学校
、

社区协作和救

济组织
,

还刊行和宣扬善书
,

来行使本该由政

府承担的责任
。

在功过格这类善书中
,

作者劝

告士绅要在社区中扮演善人的角色
。

如果一个

地主对佃户慷慨解囊
,

那么后者在感恩戴德之

余
,

会去向神祈祷保佑
,

而这个地主会因此而

大病速愈 如果哪位富绅发起过娠灾
,

他就会

活到 岁高寿
。

所有这些
,

都表示了士绅

对稳定地方秩序的焦虑和关怀
。

当然
,

这种做

法也符合当时批判
“

空疏之学
” 、

倡导求实致

用之风的思想氛围
,

与先儒的修齐治平理想亦

相一致
。

陈氏一家对此也是身体力行
。

我们前面已

经提到陈廷敬的祖辈在乡里调解诉讼
、

扶助贫

困等方面的行为
。

到陈廷敬的父亲陈经济时
,

他也是
“

治家勤俭
,

以其余赐给乡人
。

戊辰捐

谷焚券
,

乡人感德
,

诣抚军请族奏
。

先公知

之
,

遴追抑其事
。

数 日
,

人益感奋
,

罢市辍

农
,

叠上状郡县求请族建祠
。

郡上之方伯
,

方

伯上之抚军
,

皆交口磋咨
,

竟通喋礼部
。

先公

闻之大惊
,

自草状辞 ⋯ ⋯
’, 。 。 在上辈的影响

下
,

其他子弟也身体力行
,

如陈廷慷
, “

处家

庭间恩义兼尽
。

凡抚孤
、

济急
、

娠荒
,

莫不引

为 己任 ⋯⋯又私出粟行朱子社仓
,

惠更溥
”。 。



对陈氏的此类举动
,

清初名臣魏象枢曾撰诗赞

扬说
“

古道何能遴 高风尚在今
。

恫矜原素

念
,

桑梓况关心
。

尽饱仁 人粟
,

争得义士吟
。

贞氓书不朽
,

遍满太行阴
。 ”。

陈廷敬本人的思想与其家族前辈显然是一

致的
,

或者从他的思想这里
,

我们可以更清楚

地把握其家人的观念
。

他曾表示
,

对古礼中基

层社会的
“

相保
、

相受
、

相葬
、

相救
、

相明
、

相宾之意
”

非常羡慕
,

认为
“

今之乡不得齿于

古之州
,

独不可以齿于 比
、

间
、

族
、

党乎
’,
。

对于老家郭峪那些因为没有土地而人死无处埋

葬的穷人
,

他也表示同情
,

并主张对他们进行

帮助。
。

在京师作官的时候
,

有人把 自己的住

宅腾出来作三晋会馆
, “

欲使乡之士大夫从宦

于京师者
,

岁时伏腊
,

以时会聚
,

敦扮榆之

义
,

饮酒献酬
,

雍容揖逊
,

宴处游息之有所

也
” 。

他更是大加赞扬
,

感慨说
“

天下之物
,

苟为我所自有
,

未有不思治其子孙者也
,

然金

谷之池台
,

平泉之水石
,

旦暮而失之矣
。

京师

天子之都
,

贵人富家侈土木之费
,

楹桶雕焕
,

飞毯蔽衙
,

行路指 目
,

一再过焉
,

而不胜盛衰

兴坏之感
,

彼之念其子孙者何如耶 而公举所

以遗子孙者
,

共之 乡人
,

如脱敝展
,

益其所见

者远矣
。 ”。

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巾
,

乡绅在社区中的角

色如此
,

若遇兵荒马乱
,

他们就更要肩负起守

望之责
。

人
。

其人好力作负贩
,

尚俭音
,

四方来居者人

日益众
,

而 田 日益不足
’, 。 。 就是这样一个地

方
,

竟成为明末清初的兵家往来之地
。

从崇祯三年始
,

陕西农民军大举入晋
,

像

后来的主力李 自成
、

张献忠
、

罗汝才
、

马守应

等都在山西活动
,

其中又 以王嘉撤部实力最

强
。 “

崇正四年
,

河曲流贼王嘉印转掠至阳城
。

阳城总兵曹文诏追及与战
,

斩之
。

其党复推王

自用为首
,

号紫金梁
。

又有老回回亦其部帅
” 。

这时
,

史籍记载王自用会合的起义军共有三十

六营
,

声势浩大
,

在山西与明军流动作战
,

互

有胜负
,

至崇祯六年初 自山西转至哉南
。

在此

期间
, “

五年
,

紫金梁等犯县之郭谷
、

白巷
、

润城诸村
,

杀掠数千人而去
· ·

一九月
,

贼众数

谷
、

北留诸村
· ·

⋯

‘

县
”

万 自沁水武安村入 之屯城
、

上佛
、

白巷
、

郭

陈廷敬和其他人都曾对阳城和郭峪的地理

特征做过描述
。

从大形势来说
, “

太行西来几

万里
,

至阳城逃南百里
,

崭然而尽
,

如化城屋

楼
,

列峰北向
。

郭峪在其中
,

谓之镇
。

郭峪方

三
、

四里
,

各倚山岩麓为篱落
,

相保聚
,

或间

百步
,

或数十步
,

林木交枝
,

炊烟相接
’, 。

是一个可以自保一方的地理单元
。

或说
“

县在

山中
,

冠盖罕至
,

人鲜杂处 ⋯ ⋯土虽疮而户不

甚贫
,

地虽偏而仕宦辈起
’,

。。 或说
‘·

吾所居

镇曰郭谷者
,

连四五村
,

居人三千家
,

旨在回

峰断岭
、

长璐荒谷之间
。

地最晓狭
,

耕牧无

所
。

其土方数晦者
,

少其狭者
,

不可以画
,

遂

沟而广者
,

不可以经 ⋯⋯既少而悉归于有力

者
。

其子孙或世守其先人之产
,

而重转育诸

由于郭峪亦为农民军兵锋所及
,

作为一方

大族的陈氏当然是农民军打击的对象
。

陈昌期

兄弟也早 已意识到了这一点
,

但因
“

余 乡僻处

隅曲
,

户不满百
,

离城稍远
,

无险可恃
,

无人

足守
,

日夜焦心
,

谋所以避之
” ,

于是
“

筑碧

楼御寇
,

保聚一 乡
” 。

他们
“

掘地为井
,

筑石

为基
” ,

建造一楼
,

楼长三丈四尺
,

宽 二丈四

尺
,

三间七节
,

高十丈。
。

这座堡垒式的建筑

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经历了两次重大考验
,

次就是农民军的围攻
, “

贼攻围数 日
,

以为水

绝必出
,

乃从楼扬水以示
,

贼始去
。

盖楼下预

掘井也
” 。

第二次是清初姜壤据大同叛
, “

贼党

张斗光据州胁书以招
,

昌期登楼裂书
,

骂不绝

口
。

贼怒 围楼三昼夜
,

旋 闻夭 兵北下 解 围
,

散
”。 。

对第一次围困
,

陈昌言记述甚详
,

其据楼

攻防战守的紧张情况
,

跃然纸上

⋯⋯至 七月砖工仅毕
,

卜十之六 日立

木
,

而十五 日忽报贼近 矣
。

楼仅有 门户
,

尚无栩板
,

仓惶备夫石
,

运根米
、

煤炭少

许
,

一切囊物俱不及收拾
,

遂于是晚闭门

以宁
,

楼 中所遇 大 小 男妇
,

约有八 百 余

人
。

次 日寅时立木 ⋯ ⋯届辰时
,

贼果 自大

窑谷堆道上来
,

初犹零星数人
,

须臾间
,

赤衣遍野
,

计郭峪一镇
,

辄有万贼
。

到时

节臂门而 入
,

抹抢金 帛
。

因 不 能 得 志 于

楼
,

遂举火焚屋 ⋯⋯寇仍 日夜盘踞 以扰
,

至二十 日午后方去
· , ·

⋯追巡至八月间
,

无

枝可栖
,

余奉老母暨 家属
,

始移入漫城
。



期 弟以再生之身
,

独 不 入城
,

谆谆以竟楼

工 为事
。

至 冬 月 而 楼 乃渐就 绪
,

且 置 弓

箭
、

枪
、

锐
,

备火 药
,

积矢石
。

十 月内贼

连犯四次
,

将薪木法续尽毁
,

期 弟率人护

守
,

毙贼于夫石 下者多人
。

数次所全活者

不 含万计 ⋯ ⋯
” ①

虽然凭借这座危楼
, “

寇连犯五次
,

终不

能得志
。

族戚 乡邻
,

所全活者约有万人
” ,

但

牲畜
、

物品不可能尽多贮藏
,

考虑到
“

筑楼既

有成效
,

则筑堡之效较然可知
。

且余庄坐落不

甚阔
,

其庄人俱属同宗
,

无难家 自为守
。

于是

聚族长而谋之
,

再四 申说
,

晓以同舟之谊
,

期

共筑一堡
,

以图永利
” 。

但是各人心思不同
,

不愿参与
。

陈昌言等只好 自力更生
,

在原有楼

堡的基础上继续扩展
。

可东西两面的土地又都

是族人的地产
, “

余恳亲友力求
,

破金多许
,

复兑以业
,

始克迁就
” 。

从崇祯六年七月开始

动工
,

营建了一座方圆百丈
,

高三丈
,

垛 口二

百
,

外有铁门
、

木栅的大堡
。

幸有此大堡
,

使陈氏及族众乡邻等幸免于清初叛清势力的第

二次围困
。

对这第二次围困
, “

廷敬是时年十二岁矣
,

犹记贼于薄暮射书堡中
,

先公得书
,

手裂之
,

登碑慷慨谓众曰 受恩本朝为臣子
,

誓不陷身

于贼
,

贼反复倡乱
,

此特待命漏刻耳
· ·

一众皆
听命

” 。

因此颇以此楼为 自豪
,

并在事后感慨

说

流贼起西 秦
,

先公先事谋保聚
,

筑楼

河山 间
,

楼将卒工 而贼数 万果速集楼下
,

围攻之数重 ⋯ ⋯先公汲楼井中水
,

扬楼四

边
,

贼惊 相 视
,

谓 不 可 以 渴 降也
,

徐驱

去
。

长老 曰
,

吾 闻活千人者
,

其后必 大
,

陈氏其兴乎 是时中外恬熙
,

州郡久不被

兵
,

流 贼漫衍 而 东
,

腾 华碟 河
,

景霍之

城
,

汾洽之渊
,

如履房闰
,

如跨洞溪
,

所

过坏裂
,

糜沸而野
。

处岩居无墙喋垣墉之

限
,

屠毒尤惨
。

先公创兹楼也
,

里富人窃

笑之 曰
,

我将 谓陈 氏 为 园囿观游之娱也
,

无故筑 为楼
,

过矣
。

贼至
,

则缚富人拷掠

全 帛⋯ ⋯及贼去
,

富人亦效为楼
,

楼亦至

今在焉 ⋯ ⋯贼退
,

有 羽客过而 言此楼活千

人
,

其名 当与河 山 并永
,

题 曰
“

河 山 为

囿
” ,

其意 又若应前富人园囿为娱之说者
,

长老至今呼河山楼云 。
。

显然
,

这座堡垒已不仅是为了一家人的安危而

修建的
,

它意欲保护
“

族戚 乡邻
” ,

而且确实

可以把上千 人保护在内
,

这就确实起到乡绅保

护乡里
、

维护一方安定的作用
。

令我们感兴趣的是
,

这里明确提出了地方

士绅面对义利选择的行为问题
。

明末清初的功

过格鉴于当时逐利之风大盛
,

常常劝戒富绅们

要舍财积善
。

陈智锡在 劝戒全书 中抱怨

说
, “

近 乡绅遇水旱而家多积蓄者
,

惟 日望米

价涌贵
,

即至尊至友
,

不知周急
” ,

因此用神

的 口吻答复那些企求长寿的富人说
“

灾浸 流

行
,

尔有生人之权
,

而无好生之德
,

乃欲上帝

生汝耶 汝但反求
,

常思施济
,

汝寿思民
,

吾

寿及汝矣
。 ”

世纪晚期熊弘备也强调了士绅

和士人在社区中的各种领导角色
,

包括
“

倡率

义举
” 、 “

正 己化俗
”

等等 ④
。

而陈昌言回忆修

造河山楼和斗筑居时反复说
,

其
“

为费甚奢
” ,

对于那些不肯出钱出力共同修建城堡
, “

藏其

胸
,

心有主
,

且多贵金钱而贱性命
”

的人和行

为
,

表示
“

良可太息
” , “

思之可叹
”

而陈廷

敬所讲的故事更暗含了一个类似的道德训诫

一个
“

里富人
”

不愿意花费财力行使他作为地

方领袖人物的社区职责
,

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

己
。

遭到起义军
“

拷掠金帛
” ,

最后也不得不

盖起了堡垒。
。

如果此事为功过格作者知道
,

则又会是一个说服士绅行善积德
、

造福乡梓的

很好的反面实例
。

在当时的形势下
,

地方士绅出来维护一方

安全 当然包括而且主要是他们自身的安全

的现象并非个别
。

与今天陈氏故居所在地的皇

城村接壤的郭峪村
,

也曾在这场战乱中修城建

堡
。

《焕宇变中自记 是一篇有关明末农民战

争的宝贵村史资料
,

作者在回顾崇祯五年七月

当地的这次动荡时也承认
, “

吾乡保全陈宅一

楼
,

余皆破损
” 。

后来
“

吾村乡官现在顺天等

府巡抚扎遵化县
,

念恤本乡被贼残破
,

荒凉难

居
,

极力倡议输财以奠磐山之安
。

劝谕有财者

输财
,

有力者出力
。

崇祯八年正月十七 日开工

修城
,

不十月间而城功告成
。

斯时也
,

目击四

方之乱
,

吾村可以高枕无优
。

抑谁之力也
,

实

乃张 乡绅 倡议 成 功
,

赐 福多 矣
’, 。 。 此 外如

“

延人秀
,

邑诸生
,

贫而业医
,

且好学
。

贼老

回回等至
,

与村人拒守
,

被执 ⋯⋯
” “

张腾

云
,

调境有节概
。

崇祯五年流贼至阳城
,

腾云



结乡之义勇
,

团保固守
。

会大雨堡溃
,

众陷泥

沼中
,

不能抗贼
,

遂被执死之
’,
。 更有清初

著名的循吏于成龙
,

也是山西 人
, “

先世仕明

者讳坦
,

有声
,

弘治朝官至大中丛
。

父时煌
,

里中称长者
。

明末盗起西疆
,

里中筑堡于公先

垄旁
,

形家者言
,

堡成
,

不利于 氏
,

公笑 曰

我里千家保聚
,

独我家不利
,

害少而利多
,

堡

当筑矣
。

堡成
,

卒无害
’, 。 。 于成龙家在明末

所筑的堡垒也可以
“

千家保聚
” ,

说明也是针

对整个社区的
。

如果这种情况在明末相当普遍的话
,

那么

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清军
,

与这些地方士绅的关

系是合作还是敌对就变得十分重要了
。

否则
,

不仅会对于他们的攻城略地造成障碍
,

还会影

响到他们占领地区的迅速稳定
。

四

在社会剧烈动荡
、

人们的切身利益受到直

接威胁
、

而国家又无力行使其保护的职责的时

候
,

地方士绅显然是地方 自保的关键角色
,

而

且显然他们是把这一利益枚关的问题
、

而不是

别的问题放在了首位
。

虽然自陈廷敬高祖时就一直没有出仕
,

但

到他的父辈又重新踏上仕途
。

他的伯父陈昌言

是 明 崇 祯 庚 午 年 科 举 人
、

甲 戌

年 科进士
,

曾任乐亭知县
、

山东御

史
,

但入清之后立即以
“

原官视学江南
” ,

并

没有像江南的一些遗民那样拒不出仕新朝
。

甚

至
,

在著名学者吕留良和黄宗羲等人围绕着是

否应该让子弟出试的问题激烈争论
、

而且大伤

和气的时候
,

陈昌言的兄弟陈昌期在顺治时中

了乡贡
,

陈昌言之子陈元为顺治辛卯 八年
,

年 科举人
,

己亥科 十六年
,

年

进士
,

陈昌期之子廷敬为顺治丁酉 十四年
,

年 科举人
,

戊戌 十五年
,

年

科进士
,

朝代的更替
、

君主的变换
,

在陈氏一

家这里
,

完成得比较自然
,

似乎并没有考虑忠

节的问题 ⑧
。

与陈氏同里的大族张氏
,

在明代

世代为官
,

但张尔素却在顺治三年考中进士
,

比陈氏毫不逊色
。

我们似乎应该考虑到这样的问题
,

明代之

山西泽
、

潞一带
,

商人力量已经十分强大
,

阳

城又是有名的冶铁中心
,

陈廷敬之高祖陈修即

“

有志用世
,

竟不售
,

退而青冶铁
” ,

,

其父陈

昌期
“

退 综 家 务
,

虽 好施 急病
,

而 生 业 日

饶
”。

,

显然也是生财有道
,

因此商业伦理可

能也会影响到陈氏 一家的道德态度
。

就陈廷敬

本人来说
,

他赞成
“

古人读书
,

直是要将圣贤

说话实体于身心
” ,

指出官吏的
“

能与不能
,

视其所治之 民安与不安
” ,

结论是
“

未有以好

名为训者
。

故 治天下亦务好其实而 已矣
”。 。

他这种倡导实学的思想不仅有其时代的背景
,

也当有家庭教育的渊源
,

共同构成了他们在社

会动荡之时以保全身家乡里为先的思想基础
。

由于晚明以来思想界发生了许多变化
,

强

调
“

义利双行
”

的主张 日益增多
,

传统儒家道

德规范遭到不同程度的抨击或背离
,

因此除那

些著名的党社人士钱谦益
、

吴伟业有降清之举

外
,

黄宗羲也主张忠节应止于己身
,

不应波及

子弟
,

其他普通知识分子如陈确这样的人
,

对

死节行为也提出了异议 。
。

这是当时的一种大

背景
。

但对于陈氏一家来说
,

更重要的原因应

该还是为了维护身家性命和地区利益
。

后来陈

廷敬对他父亲的这样一件行为也推崇有加

崇祯末
,

流贼墓 突走北京
,

别遣贼劫

掠泽
、

潞
,

我公奋然 曰 勿待彼来
,

当先

往以折其锋
。

肥驱一昼夜
,

行达贼垒
。

贼

率坐帐 中
,

矛棘森立
,

钩摘挺露
。

我公从

容晓譬天道人事
、

顺逆祸福之故
,

谓民实

无辜
,

孽毋 自作
。

左 右 趋 前欲逼
,

贼率

曰 此狂生
,

纵之去
,

且令与一 箭为信
,

戒其党毋犯
,

我里恃以安
。

当明之季
,

急

党朋
,

乱正邪
,

骋空言
,

略实效
,

而封疆

之事不 可 问 矣
。

我公 不 出
,

而 任 人 家国

亭
,

以危楼撑拒数万之贼
,

以立谈摧挂群

凶之气
,

行其义于一 乡者如此
,

此可 以论

世而知人矣。
。

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
,

陈昌期是以一

方领袖去与农民军首领交涉的
,

交涉的真实内

容不得而知
,

但肯定不会是去痛骂对方
,

甚至

有可能做出某些允诺
,

做出一些交易
,

否则对

方怎会轻易放他脱身
,

并且对曾经抗拒过起义

军的地方
“

戒其党毋犯
”

呢 结果是
“

我里恃

以安
” ,

陈昌期是
“

行其义于一乡者 ,’ 尤其值

得注意的是
,

陈廷敬在此有意批评了明末
“

骋

空言
,

略实效
”

的空疏学风
,

强调士大夫的实



际作用
,

即不需理会那些表面的道德文章
,

而

把理想落在具体的实处
。

像王阳明
、

吕坤这样

的大儒
,

不仅不忽视学问之外的事功
,

而且事

功从细微之 处做起
,

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
。

正如章演所说的
,

这种努力
“

始于家邦
,

达于

四海
” ,

因此
“

乡乡皆然
,

县有不治乎 县县

皆然
,

天下其有不太平乎
”。

本文以陈氏家族为例
,

涉及动荡时期地方

士绅在 乡里中的作用
,

一方面要说明晚明以来

经济的发展
、

社会流动的频繁
、

实学之风悄然

而起
,

使传统儒家士大夫将远大理想首先落实

在稳定本社区的努力之中 另一方面要说明
,

在这种乡绅的凝聚主持之下
,

特别是在社会动

荡的形势下
,

无论是乡里
、

村落还是家族
,

这

样的
“

小共同体
”

具有相当的自我维系和调节

能力
。

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这种小

共同体为本位的
,

也不是说后者的内部是和谐

的
,

对外是封闭的
,

或者长期 自治的
,

而是

说
,

在明后期以来的中国社会
,

正是由于社会

动荡的剧烈
、

变化的频繁
,

使地方士绅
、

甚至

最高统治者痛感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必要
,

下

层百姓也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地方士绅的庇护
。

在两点 丘
,

地方士绅与地方百姓可能是认同

的 一是地方性或地域性
,

当与它地方出现对

立或冲突的时候
, “

小共同体
”

内部的一致性

就体现出来 了 二是社会性
,

当国家与社会之

间的张力增大时
, “

小共同体
”

作为民间社会

的基本单元
,

也会表现出这种一致性
,

而这两

种情形
,

都正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特征。
。

①关于士绅或乡绅的定义
,

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
,

这

里采取比较宽泛的定义
,

从作为民间权威的意义出

发
,

而不完全囿于狭义的与较高科举功名相联系的意

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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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“

人物志
·

宦业
” ,

第 页

上
。

。魏象枢 《寒松堂全集 卷
,

陈太翁出家谷娠饥
,

乡里德之
,

斌呈说岩先生 》
。

转引自高翔 陈廷敬述

论 未刊稿
, 。

午亭文编 卷
,

《刻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序》
,

第

页下 一 页下
。

⑩同治 《阳城县志 卷 巧
, “

艺文
” ,

义家碑铭
,

第

页下
。

午亭文编 卷
,

三晋会馆记
,

第 页上

页上
。

① 午亭文编 卷
,

故永从令张君行谷墓志铭
,

第 页下 一 页上
。

⑧乾隆 阳城县志 卷
, “

风俗
” ,

第 页上
。

。同治 阳城县志 卷 巧
, “

艺文
”

义家碑铭
,

第

页下
。

函乾隆 阳城县志 卷
, “

兵样
” ,

第 页上 一

页上
。

。陈昌言 河山楼记 》
。

见栗守田编注 《皇城石刻

文编 第 页
, 。

⑧同治 阳城县志 卷
, “

人物
·

忠节
” ,

第 页

上
、

下
。

①陈昌言 河山楼记
,

见栗中田编注 皇城石刻

文编 第 一 页
, 。

陈昌言 斗筑居记
。

见栗中田编注 皇城石刻

文编 第 一 页
, 。

⑥ 午亭文编 卷
,

百鹤降表
,

第 页上
。

。陈智锡 《劝戒全书 》卷
,

第 页下 一 第 页

下
。

。熊弘备 不费钱功德例 》
。

见陈宏谋 训俗遗规 》

卷
,

第 页下
,

第 页上
。



当我们 年 月对陈 氏故 里进行实地考察时
,

发现距斗筑居所在的皇城村仅 千米之遥的郭峪村也有

一座类似河山楼那样
、

但是规模更大的碉楼和城堡
。

其城称郭峪 城
,

城 高 米
,

宽 米
,

城 周

米
,

城内面积 万平方米 建于崇祯八年

年
。

其楼称豫 楼
,

在城之 中心
,

长 巧 米
,

宽

米
,

高 米
,

共 层
,

建于崇祯十三年 年
。

也许正是陈廷敬这里所指
。

这两村原为两个自然村
,

但在明清同属一 里
,

民国初年同属一大村
,

年

时同为郭峪乡下属的两个初级杜
,

次年转高级社时分

属不同的高级社
,

现为不同的行政村
。

此外
,

这里同

样留下陈廷敬及其他陈氏族人的遗迹
。

这些都说明了

两村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
。

。见赵振华
、

赵铁纪主编 《郭峪村志 第 一

页
, 。

这里倡导修筑城堡的可能是村人张鹏云
,

他曾在崇祯朝担任右全都御史巡抚顺天
,

与文中记载

若合
。

张氏也是村中大族
,

一支有张好爵为明正德甲

戌 年 进士
,

官至户部郎中
,

张好古为嘉靖癸

未 年 进士
,

官至刑部主事 另一支有张尔素

为清顺治丙戌 年 进士
,

官至刑部左侍郎
。

当

地民间有
“

先有南卢北窦
,

后有张陈二府
”

之谣
,

可

见他们与陈氏的地位相坍
。

但在郭峪城修建过程中有

一关键人物
,

即 焕宇变中自记 的作者王重新
,

其

人在河南经营铁器买卖致富
,

回乡为社首
,

亦为大地

主
,

财力雄厚
,

修城时捎资 两白银
,

后修村大

庙亦捐银 两
,

地 亩 分
,

因此豫楼 仁至今保

留着他的碑记
。

陈廷敬讽刺的
“

坦富 人
”

极有可能是

指他
。

按据陈廷敬的 西园先生墓志铬 》和 故水从

令张君行谷墓志铭 均 见 《午亭文编 卷
,

陈氏

与张氏之间时有过从
,

惺惶相借
,

表面 卜看不应有讥

刺之语 但在实际 卜两族 也有 可能确有利益冲突
。

有

一则流传至今的传说
,

说下寿光绪年间
,

张氏提出陈壮

履 陈廷敬第三 子 逼死 了雍正皇帝
,

是奸臣
,

神主

不得入文庙
,

与陈氏发 生冲突
。

后经县令出面调停
,

陈氏将松山施给文社
,

以 作经费
,

张氏才同意将其神

主重入文庙

⑩同治 阳城县志 》卷
, “ 人物

·

忠节
” ,

第 页 卜
、

第 页 卜

午亭文编 卷
,

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江南

江西 益清端于公传 》
,

第 页 卜
。

。附带说
,

陈廷敬中乡试那一科
,

正是发生著名的科

场案的那一科
。

据孟心史先生考
, “

丁酉狱蔓延几及

全国
,

以顺天
、

工南两省为矩
,

次则河南 又次则山

东
、

山西 共五
” 。

见 《科场案
,

明清史论著集

尹乃 下 第 页
,

中华书局
, 。

有些学者认

为
,

科场案亦是清初打击汉族士绅的手段之一
,

陈廷

敬未遭黝革
,

反而次年又中进士
,

确为幸运
。

①见 《陈氏家谱 》
。

转引自刘伯伦未刊稿 明清阳城

人才迭出追因》
, 。

。姜哀英 湛园集》卷
,

《封君陈公八十寿序
。

转

引自高翔前引文
。

函见 午亭文编 卷
,

困学 卷
,

请严督抚

之责成疏 卷
,

好名论 》等处
。

①参见拙文
“

试论陈确的忠节观
” ,

《史学 月刊 》

年第 期
,

第 一 页
、

页
。

函 《午亭文编 》卷
,

《百鹤吁表 》
,

第 页上
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 》卷
,

图书编
·

保甲
、

乡约
、

社

仓
、

社学总序 》
。

⑩对千所谓
“

小共同体本位说
”

的批判 参 见秦晖
“

大共同体本位
”

与传统中国社会 仁
,

仕会学

研究 年第 期
,

第 一 页
。

他的批评就一

般而论是正确的
,

但是忽略
’

许多不同时代
、

不同地

域的复杂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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